
32文学评论责任编辑：李墨波 电话：（010）65001102 电子信箱：wenxuebu@263.net 2013年8月21日 星期三

蒋峰：拒绝无趣的小说
□本报记者 行 超

出生于1983年的蒋峰是一个典型的“80后”作家：他
19岁获“新概念作文大赛”一等奖，20岁为文坛奉上他的
处女作《维以不永伤》，之后接连出版短篇小说集《我打电
话的地方》，长篇小说《一，二，滑向铁轨的时光》《淡蓝时
光》《恋爱宝典》和《为他准备的谋杀》。

与其他同辈作家不同的是，蒋峰的写作几乎从未涉及青
春伤感、校园生活，他拒绝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无病呻吟，更
拒绝无聊、无趣、无意义的写作。2010年，蒋峰开始了长篇
小说《白色流淌一片》的创作，小说前四章《遗腹子》《花
园酒店》《六十号信箱》《手语者》发表后，赢得了专业评论
家和广大读者的双重肯定。相比年轻气盛时的用力过猛，如
今的蒋峰在语言、结构等方面已日臻成熟。

回首这十余年来的文学历程，蒋峰淡定而自信，他自认
不是文学的“苦行僧”，不想做苦难的书写者，始终致力于
写出最“好看”的小说。让我们跟随蒋峰的描述，一步步走
进他笔下那个年轻、有趣、扣人心弦的文学世界。

《白色流淌一片》：多个中篇与一个长篇

记 者：2010年以来，你在 《人民文学》 陆续发表了4
个中篇小说：《遗腹子》《花园酒店》《六十号信箱》《手语
者》，面世后受到了广泛关注。据说这些都是你的新长篇小
说《白色流淌一片》中的部分章节，可否谈谈这个长篇小说
的创作情况？

蒋 峰：以上4个中篇小说是《白色流淌一片》的前四
章，第五章《我私人的林宝儿》已经写完了，在这一章中我
写了一个纯粹的爱情故事，虽然现在没有刊物愿意发表，但
它确实是我自己写得最困难，也最感动自己的一章。小说的
最后一章是 《许佳明的六次星巴克》，交代许佳明最后屈辱
的死亡。目前还正在创作中。

记 者：在《遗腹子》里许佳明已经死了，最后一章如
何继续写他的死亡？

蒋 峰：《遗腹子》 和 《我私人的林宝儿》 这两章都提
到了许佳明的死，但没有交代清楚。最后一章《许佳明的六
次星巴克》的重点就是写他怎么死的，还有他死后灵魂又出
现的场景。许佳明怎么死的其实并不重要，就像蟑螂一样，
被人一脚踩死了，很屈辱。那一年我听说了两起类似的死亡
案件，事情其实很简单，就是后面的人要插队，前面的人不
让插队，两人发生口角，其中一个人就一刀把另一个人捅死
了。许佳明就是这么死的，毫无征兆。我不想在许佳明的死
上做局，我想写的是他的死跟他的故事没有关系，但我在这
章里最终还是给了他一个永生的结局。

记 者：第五章中的林宝儿是新出现的人物吗？你用整
整一章写许佳明与她的爱情，可见你对这个人物用情之深。

蒋 峰：林宝儿其实就是《遗腹子》里面的赵萍萍，写
到后来我给她改了个名字而已。其实我想通过林宝儿这个人
物写一类现在生活在北京的年轻女孩，她们没有正经工作，
却是商场、夜店的主要消费群体，不是她们自己买单，有人
帮她们买单——就是我们通常说的“小三儿”。这些人其实
为数不少，但是好像目前还没有人认真地写过她们。我想写
的就是这样一个女人快30岁时的生活、心理状态。

记 者：但是小说中的林宝儿看起来并不完全是一个世
俗、物质的女人，总的来说，她不让人讨厌，而是一个挺可
爱的人物。

蒋 峰：这是因为小说是从许佳明的视角展开的，许佳
明也没看出来林宝儿是这么世俗的一个人，但是很多事情的
真相是之后慢慢被端出来的。跟谭欣比起来，林宝儿的世故
就很明显了，小说中的谭欣是个很单纯、很执著的人。

记 者：在我看来，谭欣跟林宝儿有很多相似之处，比
如她们都很聪明，她们对爱情都很执著，她们最后的结局都
是不幸的，似乎有种宿命的味道。

蒋 峰：其实在写作中我想尽量地区分每一个人物，但
是没办法，好像每个作家都有这样的问题。一般来说，一个
作家只会写两个角色，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。前几天我安慰一
个朋友，他说：“有人说我这本书的女主角和上本书太像了”，
我就跟他说：“谁都一样，你看王朔写过第二个女人吗？”

记 者：再说说小说中的男性人物，不管是许佳明，还
是欧阳楠、杜宇琪、李小天他们看上去都有一种满不在乎的
痞气，但实际上，他们对爱情是非常在乎的，几乎每个人都
有一段为了爱情而逃亡或流浪的经历。

蒋 峰：我个人很怕无趣，无趣太可怕了，所以我的小
说从来不写无趣的人。之所以常常写逃亡可能跟我的个人经
历有关，我20岁退学，从那以后我常年不上班，也没有固定
的住处，我的爱情故事一直都是跟着女朋友，人家去哪儿我
去哪儿。所以我的家里人经常不知道我在哪儿。

记 者：正是因为逃亡，《白色流淌一片》 的地理坐标
非常广阔，从北京、上海，到新疆、海南，几乎穿越了整个
中国。

蒋 峰：这些基本都是我这几年去过的地方，尤其是新
疆，给我的印象最深刻。有一年我用17天的时间骑摩托车穿
行整个新疆，还在昆仑山脚下的少数民族部落里待了一段时
间。我当时就觉得，如果一个哑巴来到这里，可能比我们适
应得都快，于是我在《手语者》中让于勒来到了这里。

在《我私人的林宝儿》那章里我还提到一个地方，叫塔

中。许佳明去新疆接哑巴亲戚，路过塔中的时候，他给哑巴
打手语解释说，这是塔克拉玛干沙漠，我们现在在塔中，这
时候他接到了林宝儿的电话。塔中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它
位于穿行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惟一一条公路的两边。这个地方
硬用柏油铺出了 800米到 1公里长的一条路，两边盖了一些
楼，包括加油站、旅馆、饭店、足疗店、发廊、赌场、游戏
厅等等。这里鱼龙混杂，四周是沙漠，到处都有沙蛇，那里
有各种各样的人，卡车司机、毒贩子、按摩女郎、流窜
犯……完全是一个现成的话剧台子，可以拍成一个现代版的

《龙门客栈》。这里就是没有警察，有事时警察要从150公里
以外赶过来，只有一些过路人在这里。我当时在这个地方住
了一夜，觉得这里太神奇了，非常吸引我，有机会我真要把
这个地方好好书写一下。

记 者：小说为什么叫《白色流淌一片》？“白色流淌一
片”作为一个意象，在每一章都有出现，分别表现为云、雪
水、精液等，这些意象是你在写作之前就设定好的吗？

蒋 峰：2004年左右，有一个女孩给我发短信，说她所
在的上海的一所高中，学校里有个男生因为某件事赌气，就
穿着白色的运动服在操场上疯狂地跑，最后跑死了。那时候
我的脑海中就有一个强烈的画面，就是这个人跟他的白色运
动服在操场上流淌一片，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，我就想要写

《白色流淌一片》。
写完《为他准备的谋杀》之后，我开始准备写《白色流

淌一片》，刚开始我不知道该怎么切入，直到我想到，我要
写一个人的一生，我在第一章就交代了他的一生。所以小说
的第一章许佳明并没有出场，只是通过林宝儿交代了他的生
前和死后。

“白色流淌一片”的这些意象中有几个是之前就想好
的，比如最后一章的奶精、第五章的面膜，剩下的基本都是
在写作中慢慢出现的。

不写怨气，不放大苦难

记 者：有人认为你的《手语者》是底层叙事，你同意
吗？就我个人而言，我更愿意相信这部小说是一个关于许佳
明的成长叙事，但这个成长不是传统意义上属于青春期的、
建构式的，许佳明的成长是他作为一个社会人所经历的种种
变故，比如家庭破裂、爱情受挫，这种成长完全是毁灭式的。

蒋 峰：没错，我很悲观，不相信人越来越好。
实际上我从来没想写底层，因为我个人不喜欢怨气、苦

难。我要真想写苦难，就不会把哑巴写成这样。我最近在构
思一个蚁族的故事，其中特别强调，一定不能有怨气。写苦
难有什么意义？让人同情？深刻？意义何在呢？真的苦就会
去想辄。我不喜欢“北漂”的概念，合租房也好，隔板间也
好，都只是一种状态而已，没必要把它放大到苦难。如果他
真的觉得苦，就不会留在北京，怨气那么多就回去呗。精神
之苦才是真的苦。

我在生活中也不是一个经常有怨气的人，我最落魄的时
候，穷得没钱付房租、没钱吃东西，我就去超市吃免费品尝
的食物，想各种办法对付房东，还绞尽脑汁地逃票坐火车。
这些时候我都没觉得苦，反而觉得挺有意思的。这大概是我
骨子里的东西。

记 者：《手语者》 的故事很复杂，甚至涉及到很多敏
感的社会话题，比如弱势群体、法制公平等等，但你的着力
点似乎并不在此。

蒋 峰：这些问题其实我在写作的时候已经想到了，但
我不想把故事往那个方向上写。比如《手语者》这章，其实
我最初构思的是写崇高与美，还有信仰，为此我还读了很多
康德的著作，看看崇高和美到底是什么。

我没觉得我在《手语者》中控诉社会、控诉法制，事实
上我是个对什么都不愤怒的人，我觉得它就在那里，然后导
致了悲剧。我可能不是一个左拉那样的作家，不是一个对所
有事情都有独立、尖锐、强烈看法的人，《手语者》 中我的
看法并不强烈，即使这个事情很敏感，但我只是写这个事情
本身，我只是编了个故事。在里面我没把警察写得很坏，相
反，小说里的李警官是很有人性的。

记 者：很多年轻作者都有这样的倾向，他们只专注于
客观的表述，而不是控诉。

蒋 峰：作家分几种，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左拉是一种，
这是传统评论家喜欢的。托尔斯泰是另一种，他不是谴责和
控诉，我更喜欢后者。我有自己的态度，但尽量冷静，尽量
写得很隐蔽，不要“跳戏”。读者读的是故事，你突然跳出
来说这件事怎么怎么样，就会显得很奇怪。

其实我也有自己的态度，《六十号信箱》 里有些话我说
得很极端，比如“百年树木十年树人，一年多少个亿，树什
么都够了”，也有类似这样的表达。但我确实不喜欢感情太
强烈。

记 者：我想这应该是两种不同的文学追求，但一些批
评家会因此认为年轻作家缺乏担当，如果把这个上升到道德
层面进行评价，其实是一个不小的误解。

蒋 峰：根本原因是很多人根本没有认真读过“80后”
的作品，他们是通过新闻认识一个作者的，通过既有的印象
描述一个作家，而不是通过作品。如果你能说出我作品中的
人物，那么你对我的批评和肯定都是可以沟通的。很多评论家
在还没读过作品的时候就基本上想好这篇评论怎么写了，读
作品只是为了印证，或者说是反证。很多批评家的评论文章本
身是一个自我的创作，跟他评论的小说本身没什么关系。

小说应该是既能读也能说的

记 者：有些作家写小说倾向于保持一种抽离的状态，
追求零度叙事。与之前的作品相比，《白色流淌一片》 好像
投入了你前所未有的感情，尤其在《我私人的林宝儿》这节
中，好像之前尽量压抑的感情都得到了释放。

蒋 峰：其实我写小说是很投入感情的，经常写着写着
就哭了。《白色流淌一片》 中写林宝儿那章我哭得最多，就
连后来改的时候我都哭得一塌糊涂。《手语者》 里写到于勒
跟许佳明说：“离了婚你就不是我儿子了”的时候，我自己
也哭了，就好像我是个观众，没想到于勒可以用这样的逻辑
来处事。

记 者：《手语者》 是我最喜欢的一章，许佳明在爱
情、亲情中纠结、无奈，那种不可抗的、被撕扯的痛感，给
人很强的震撼。

蒋 峰：《手语者》 虽然先后写了两遍，但是事实上，
我是完全把它当成一个长篇的一章来构思的，我在这章里面

需要解决两个问题：一个是许佳明爱情的启蒙，另一个是许
佳明从男孩到男人的过渡。还有就是，我在《遗腹子》里挖
了个坑，许佳明的继母被继父杀了，继父进了监狱，所以我
必须在《手语者》这章中硬讲一个杀人的故事。其实我在写
这章的时候并不觉得它好，只是为了起到一个承上启下的作
用。其他的章节，比如 《我私人的林宝儿》，我是当作一个
独立的故事来构思的。但是出来之后，《手语者》 的反响特
别好，倒是没有人喜欢《我私人的林宝儿》。

记 者：也就是说，《手语者》 这一章从结构、内容等
层面而言，它的技巧性比其他章节更强？

蒋 峰：也不是，其实这些章节当中，技巧性最强的应
该是《六十号信箱》。《手语者》是双线叙事，通过两封信各
衍生出两个故事。《六十号信箱》 比这个更难，其中有很多
线，不是聚焦于一个人的。《六十号信箱》 中有三节是房芳
的父亲房传武的视角，有两节是耐克的视角，这种技巧是一
般人不容易看出来的。我一直觉得自己匠气很重，我对结
构、对技巧很重视。

于勒的故事本身是一个典型的好莱坞叙事，其实就是于
勒在被判死刑即将行刑时越狱出去了，作为一个哑巴，他要
找出真凶，最后这个问题被解决了。我不想把它写成这样一
个亡命天涯的故事，所以加入了谭欣的线索，就是为了在于勒
的故事缝隙中留白。在我的第一稿中谭欣是副线，是附属于于
勒的故事的。之后我发现这样写会越来越像一个类型故事，
于是我就把它淡化了。这样做的好处是很多细节不必深究。

记 者：还有一点很重要，我发现你的小说中很少使用
无意义的形容词，这让你的语言变得很简洁，读起来很舒
服，让语言回归叙述本身，而非炫技。

蒋 峰：你能发现这点我很高兴，我几乎不用形容词，
也不用定语从句。很多人觉得没有形容词是文笔不好，但在
我看来，形容词是习作，我能砍尽量砍。举个例子，“他把
门摔上”和“他把门重重地摔上”，我一定会选前者。而且
我特别追求口语化，我们平常怎么说话我就怎么写，我不希
望小说是只能读不能说的。

其实，在美国的写作课程中，省略形容词，让句子变简
洁是第一步要做的，他们要求你尽量言简意赅地表达你想说
的话。也就是说，你可以表达得曲折，但不能曲折地表达。

记 者：你说的这个课程最早是从训练写新闻稿开始
的，所以它的核心就是简洁有力。

蒋 峰：对，它现在已经成了几乎公认的写作原则，除
非马尔克斯、福克纳那种天才式的文体。除此之外，大家基
本还是遵从这种简单直接的叙事方式，小说读的是段落。

记 者：你从一开始写作就有这样的意识吗？
蒋 峰：写 《维以不永伤》 的时候我还没有强烈的意

识，完全是凭借自己的语感，我现在是有意识地缩减、省略
形容词，不得不用的时候，我也要选择极其简单的形容词。
比如《我私人的林宝儿》那章，开头的地方我写道：醒来的
时候他想，这也许是生命中最美好的一天。结尾的最后一句
话是：快入睡的时候他想，这也许是生命中最悲伤的一天。
就是用类似这样的两个最简单的词语形成一种对照。

悬念是吸引人读下去的动力

记 者：《维以不永伤》《为他准备的谋杀》《手语者》
都涉及了谋杀、侦破等环节，你似乎对类型小说很偏爱？

蒋 峰：对，这跟我个人的阅读习惯有关，我喜欢看侦
探小说。

记 者：对你来说，写一个类型小说跟写一个单纯的故
事哪个更有挑战性？

蒋 峰：类型小说更简单，比如 《为他准备的谋杀》，
这本书我花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写完了。其实它本来不是
我想写的故事，有一次跟朋友聊天，聊着聊着就决定两人一
起写侦探小说。他问我开头该怎么写，我说你等着，就回去
开始写，直接写到了欧阳楠到了警察局这段，写到这我就拿
给那个朋友，说你来写吧，后面怎么写我也不知道。可这个
人后来跑了，不写小说了。于是我就自己开始写，很快就写
完了。类型故事很好写。我不想当一个类型作家，但是愿意
时不时写一些类型小说。

记 者：读你的作品有一种感觉，你似乎是一个刻意压
抑感情、藏在文本之后的作家。

蒋 峰：我觉得写作是要节制一点的，但也没有特意追
求压抑感情。《手语者》《我私人的林宝儿》都是很煽情的。

我个人最喜欢的就是《我私人的林宝儿》这章，我觉得
自己能把一个爱情故事讲得充满悬念，这非常有意思，也是
我自己最得意的地方。这章中的很多故事都是倒着讲的，里
面有几句话甚至是我几年前就一直想写的，比如，“结呗，
咱俩多般配啊，我来自清华，你来自天上人间”，我就是因
为这句话让许佳明上了清华。其实在这章中我最想写的是嫉
妒心、占有欲，所以起名叫 《我私人的林宝儿》。我想表达
的是，爱和嫉妒心可以让人变好，也可以让人变坏。林宝儿
和许佳明两个人是错位的，他们之间互相折磨。之前我一直
想写爱情故事，但是一直找不到一个核心的表达方式，2011
年在西安时我想到了这个表达，当时还挺兴奋的。

记 者：你连爱情故事都想讲得充满悬念，可见你对于
“悬念”的迷恋。

蒋 峰：对，悬念是让人读下去的动力。我能把一个爱
情故事写成推理小说似的，其实不容易。这也跟我自己的阅
读喜好有关，我在写每一个字的时候脑海中都有一个声音：

“who care”，这让我焦虑，如果没人 care，我就没办法写下
去了。《恋爱宝典》 讨论的就是这个问题，在第一页引述了
一段话，“现在还有人像你想象的那样一本正经地买你的书
在咖啡馆翻吗”，其实这是我长期以来的写作焦虑，我很在
意怎么让人care，尤其是一开头，我一般追求的是第一句话
就把人抓住。典型的就是《为他准备的谋杀》：“我去年11月
特别想杀人”，明显的抓人。《手语者》也是：我22岁那一年
过得并不好，我可能一生都过得不好。

我信奉一句话，永远不要从故事的开头写。我相信悬念
是吸引人读下去的东西。在《六十号信箱》中，房芳的死我
是一层一层剥开的：开房、怀孕、自杀，最重要的是，这个
教育局副局长是一路把她保送上来的。

记 者：可能正是因为这种焦虑，让你的小说语言很严
谨，好像每句话都是有目的的。

蒋 峰：我觉得写作就应该是这样，不能你想到什么就

说什么，不然你说出来的就是陈词滥调。我将这种方法称为
“挂钉子”，就是当你后面需要挂一个帽子的时候，不能到要
挂的时候才钉钉子，而是要在前面不知不觉地敲上一个钉
子，到需要的时候再挂衣服，这样才会让人有阅读的惊喜。

记 者：写开头有焦虑，这是不是导致你不喜欢写中短
篇小说的原因？

蒋 峰：我几乎没写过中短篇小说， 2011年以前，我
只在刊物上发表过一个中篇，那个故事挺无聊的，就是写洗
浴中心的一个 BUG——一个人只要进去了，就可以永远不
出来，也永远不用买单。从 2005 年到 2011 年，我一直没写
过中短篇，近些年被关注的这些中短篇也不过是长篇的一部
分。这跟我的焦虑有关系，但不是全部原因。对于我来说，
写中篇所需要的体力跟写长篇一样。对我来说，中短篇写起
来太难了，写一个3万字的中篇，我可能需要一个月的时间
去搜集和整理其中那些细节。

记 者：还有一种短篇小说是纯粹写感觉的，你追求的
是前面钉个钉子，之后有东西挂上去，给人阅读的惊喜。但
是很多短篇小说就只是想往墙上钉个钉子，其实并没有东西
要挂。

蒋 峰：你说的那种美学我也理解，短篇我也会这么处
理，但是作为长篇，我觉得不应该这样。我不喜欢这种作
品，感觉像是喝酒喝多了写完了。300 字就能说明白的事
情，干吗要写3万字？很多人说中短篇才能看出一个作家真
正的能力，但我不同意，我喜欢的大作家都是写长篇的。

那是当时的我所能写得最好的作品

记 者：《维以不永伤》 是你的第一部作品，2004年春
风文艺出版社出的第一版。那时候跟你同期的“80后”作家
有一大批，他们写的基本都是青春文学、校园文学，《维以
不永伤》是个特例。时隔10年再回头看自己的处女作，有什
么特别的感觉？

蒋 峰：其实大家基本上都是同一时期在写的，别人写
的时候我不知道他们写什么，我写 《维以不永伤》 的时候

《幻城》 还没出来，只是他写得快，我写得慢，所以他们的
东西出来的更早一些。

我之所以没写过校园文学是因为我觉得自己的生活太无
趣了，我每天都觉得自己的生命太boring，根本没什么可写
的，只有上学而已。

记 者：前段时间有媒体采访了一些“新概念作文大
赛”出来的作者，他们在回忆自己当年的作品时有很多感
慨，其中周嘉宁的回答让我觉得很触动，她说自己当时的作
品“可以写，但不应该发表”，这种感觉好像是很多作家面
对自己稍显幼稚的早期作品时常常有的羞愧感，你有这种感
觉吗？

蒋 峰：这倒没有。我知道自己当时写的东西有很多根
本就是幼稚病，比如那时候生活在学校里，根本不了解称谓
是什么，也不知道正常的成年人是怎么说话的，所以我知道
自己那时候对话写得极差，但我并不羞愧，因为我写每本书的
时候都是用尽全力的。我知道，那个小说是那时候我所能写得
最好的东西，你现在让我写《维以不永伤》，我不知道自己能
写成什么样子，可能不小心会写成一个嬉皮笑脸的故事。

实际上，从写作来说，周嘉宁所说的这种感觉就是这个
阶段的你对那种故事失去了热情，这时候你就没必要写了。
也就是说，当年你所写的这些东西如果当时不发表，很快你
就会对这个故事失去热情，它也永远不会被发表了。

记 者：也许这正是从另一个侧面说明，现在的“80后”
对他们出道时候的青春文学和校园文学题材失去了兴趣。

蒋 峰：那就再写新的嘛，我还挺乐观的。我觉得什么
年龄写什么东西，我 30岁的时候就写 30岁该写的，20岁的
时候就写20岁该写的。

记 者：但如果把 《维以不永伤》 和 《白色流淌一片》
放在一起，我会觉得30岁的人写的是《维以不永伤》，这个
小说你好像写得太用力、太着急了。大多数人的写作是从感
觉出发逐渐磨练技巧，而你一出手就是一部技巧上很完善的
长篇。

蒋 峰：那篇小说我确实写得用力过猛，所以像 30 岁
的。再加上那时候我看了一部电影，叫 《天生杀人狂》，这
部电影是上戏的编剧教材，我当时就想写一个技巧上严密得
可以做教材的小说，任何一个细节都能被拎出来，变成一个
故事。《维以不永伤》 中的技巧可能是我到现在为止所有小
说中用得最多的，比如换视角、平行、换文体等等。

现在我更多的是反向的磨练，我想把表面的技巧打磨得
更成熟，让别人看不出来这是技巧。我现在慢慢知道，技巧
用多了会伤害小说本身。在电影中这种问题叫做“跳戏”，
技巧太多会让观众没办法真正入戏。技巧是为小说的叙述服
务的，不能太明显、太生硬。如果是以前的我来写，《手语
者》中两封信的位置会特别明显，像是两段导语，甚至会用
书信体的形式作为楔子。现在我会把这种技巧尽量收回去，
把这两封信融进故事中去，把复杂的东西尽量变得简单一
些，把那些棱棱角角打磨得圆润一些。

其实这些年以来，我最大的改变应该是语言和写作态度。

记 者：你的写作态度发生了什么变化？我注意到之前
有很多媒体把你塑造成一个坚持文学理想的苦行僧式的作
家，但事实上你的生活还是很入世的。你经常写剧本，还做
过时尚杂志的编辑。

蒋 峰：其实那完全是媒体自身的需要，有钱没钱是我
自己的事情，跟别人没关系。我只是想写出自己爱看的那类
小说，干别的我没兴趣。我也不想把自己塑造成一个苦哈哈
的、怨气十足的人，我不是那样的人。写作是我个人的选
择，我一点都不觉得因此生活得苦，事实上我生活得还挺不
错的。

记 者：写完《白色流淌一片》之后还有什么打算？
蒋 峰：我准备写《为他准备的谋杀2》，然后再写个武

侠小说。在 《为他准备的谋杀 2》 中我想写一个通缉犯侦
探，侦探有很多种，比如硬汉侦探、安乐椅侦探、乡村老太
太侦探、大盗侦探等等。在这些已经做得太实的侦探类型
中，我最终找到了一个缝隙，就是通缉犯侦探，或者叫老鼠
侦探，他一边查案一边躲警察，基本上只能晚上出来。这种
人没法租房、没法住酒店，因为没身份证。我都想好让他们
住哪儿了，就是长途客车上，比如他查案查了三天三夜，困
得不行的时候就去了长途客运站，找了个路途时间长的长途
车猛睡一阵，醒来继续。这种感觉还是挺有意思的。

■对 话


